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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
———社会网络对消减数字化贫困的价值探究∗

闫　 慧

摘　 要　 本文研究问题包括：多种数字化贫困现象如何在现实社会个体身上组合起来，社会网络对哪些数字化贫

困者来说是雪中送炭，对哪些数字化贫困者来说是锦上添花。 论文深入挖掘中国六个省市乡村田野研究搜集的

１１７ 位数字化贫困者和 ４７ 位非数字化贫困者的个案数据，客观评估其数字化贫困特征值，精确描述所涉个案的

数字化贫困程度及类型；发现强关系和弱关系与现实中不同数字化贫困类型叠加后的个体的数字化求助行为之

间的关联。 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消减数字化赤贫者的数字化贫困程度没有明显影响；个体数字化贫困类型叠加

越多，他们获得社会网络的有效支持程度越小；个体数字化贫困类型叠加越少，他们获得社会网络有效支持的可

能性就越大；强关系对脆弱的数字化贫困者、数字文盲、懒惰的数字化贫困者、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和徒劳无益者

有价值；弱关系则仅对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有价值。 图 １。 表 ３。 参考文献 ２０。

关键词　 数字化贫困　 社会网络　 社群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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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

的第 ４０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 ５４􀆰 ３％，互联网人口

达到 ７􀆰 ５１ 亿［１］ ，这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增长率

变化幅度仅为 １􀆰 １％［１］ ，接近历史最低值。 这在

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互联网人口红利在近些

年已逐步消失，天花板效应已然出现在互联网技

术制约下的各行各业。 面对发展不充分、不均衡

的互联网社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信息职业

的从业人员更应该优先关注社会公平现象，尤其

是数字化贫困问题。 数字化贫困是信息与通讯

技术作用于社会主体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贫困形

式［２］ ，不仅与传统的贫困现象交织在一起，而且

提升了贫困与信息问题的复杂度，是信息职业与

扶贫工作者共同面对的新现象和新挑战。
基于笔者的前期研究，数字化贫困的核心

要素被描述为数字化物质实体、数字化服务、数
字化心理、数字化能力、数字化努力、数字化社

会规范、数字化社会支持和数字化影响等；在此

基础上，结合田野研究数据，识别出数字化贫困

人群：物质匮乏者、数字化文盲、脆弱的贫困者、
孤独的贫困者、懒惰的贫困者、抵触的贫困者、
徒劳无益者以及数字化赤贫者等［３］ 。 本文的研

究问题有：不同类型的数字化贫困现象如何在

现实社会个体身上综合地表现出来？ 社会网络

在数字化扶贫实践中对于消减不同程度的数字

化贫困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形式？ 社会网络对哪

些数字化贫困者来说能够起到雪中送炭的价值？
对哪些数字化贫困者来说是锦上添花式的影响？

社会因素在数字不平等形成与发展中的作

用一直受到关注，特别是数字化贫困现象在各

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变化，如社会位

置［４］ 、感情支持和鼓励［５－６］ 、社会网络［７－８］ 、技术

帮助［９］ 、共同体验［１０］ 、社会机构环境［１１－１３］ 、社会

资本［１４－１５］ 等因素的作用是明显的。 在社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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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网络对社区居民和社区

组织获取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ＣＴ） 存在着积极的

影响，尤其是内部社会资本（Ｂｏｎｄ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
ｉｔａｌ）和强关系（Ｓｔｒｏｎｇ Ｔｉｅｓ）可以帮助社区组织更

加广泛地使用 ＩＣＴ［１６］ 。 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

（Ｗｅａｋ Ｔｉｅｓ）在互联网时代的价值也很突出，比如

在湘西北兴起的“微善风”民间助学慈善组织［１７］

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推动下，充分利用弱关

系，将分散在网络民间的慈善资源与贫困学生对

接起来，以便实现更好效果的扶贫。 目前，社会

网络中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对于数字化贫困者主

动脱贫行为过程的影响尚未有针对性的研究。

１　 研究方法

综合马克·格兰诺维特［１８］ 、林南［１９］ 、安德

里亚·卡瓦纳夫［２０］ 对社会网络的观点，本文界

定的强关系是指在同质性较强、经常见面的社

群中可以相互获得支持和帮助的节点间的连

接，常用来相互提供精神层面的社会支持，如家

庭成员、亲戚、好友、同事；弱关系是指连接若干

个异质性较强的社群之间的节点关系，可以相

互提供新信息、工具性的支持，如一个位于社群

之外、但与本社群某个节点有连接的节点，如本

研究中提到的村庄之外的乡镇电脑维修店店主

或店员。
本研究采用的个案数据从笔者开展的六省

市田野研究［３］ 中收集。 根据代表性和数据完整

性，挑选了其中的 １６４ 个一对一深度访谈样本，
其中安徽 １９ 位村民、天津 ３５ 位村民、重庆 ３４ 位

市民和村民、湖南 １６ 位市民和村民、贵州 １２ 位

市民和村民、甘肃 ４８ 名村民。
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文本编码方式分别

提取相关文字表述片段并精确测量上述个案样

本的数字化物质实体、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心

理、数字化能力、数字化努力、数字化社会支持、
数字化社会规范和数字化社会影响。 另从访谈

文本中提取出有关受访个体样本在主动寻求摆

脱数字化贫困行为的文本片段，分别对社会网

络关系类型、寻求帮助的数字化主题等进行编

码。 编码框架与测量方法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文本编码框架及量化标准

编号 变量名 编码范围 量化标准

１ 数字化物质实体
台式电脑、笔记本、手机、影响数字化
的身体健康状况

电脑≤４０；分手机≤４０ 分；身体状况≤２０ 分

２ 数字化服务 家庭网络、手机流量 家庭≤８０ 分；手机流量≤２０ 分

３ 数字化心理 态度、兴趣、偏好、信心、情绪、意愿、感觉 负面 ／ 消极≤５０ 分；积极 ／ 正面≥５０ 分

４ 数字化能力
具体操作技能丰富度、虚拟活动类型
丰富度、熟练程度

丰富度≤６０ 分；熟练度≤４０ 分

５ 数字化努力 时间长短、投入精力多少、习惯 时间≤６０ 分；精力＋习惯≤４０ 分

６ 数字化社会支持
亲朋好友拥有、使用 ＩＣＴ 状况及提供
帮助的可能性

拥有、使用 ＩＣＴ 状况≤７０ 分；施助可能性≤
３０ 分

７ 数字化社会规范
从年龄、性别、地域、时间段、象征性等
方面判断社会对 ＩＣＴ 的非明文约定

５０ 分起，不利于个体的规范每项扣 １０ 分，
有利的规范每项加 １０ 分

８ 数字化社会影响
ＩＣＴ 对个人生活或工作产生的实际影
响事例

提到 １ 项有价值的活动，即 ６０ 分，每增加 １
项加 １０ 分

９ 强关系 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同事 不量化

１０ 弱关系
ＩＣＴ 维修点服务人员、本村（社区）之
外不常联系的人

不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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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述编码框架和量化标准，逐个对所选

样本进行八个数字化贫困变量的量化。 之后根

据八个变量的取值分别赋予特定的类型标签：
数字化物质实体取值和数字化服务取值均为 ０
的个体，界定为物质贫困者；数字化心理取值为

０ 的个体被定义成脆弱的贫困者；数字化能力取

值为 ０ 的个体被赋予数字化文盲的标签；数字

化努力取值为 ０ 的个体被认定为懒惰的贫困

者；数字化社会支持取值为 ０ 的个体被认定为

孤独的贫困者；数字化社会规范取值为 ０ 的个

体被界定为抵触的贫困者；数字化社会影响取值

为 ０ 的个体被界定为徒劳无益者；八个变量全部

取值为 ０ 的个体被定义为数字化赤贫者。 表 ２ 汇

总了各类单独的数字化贫困者的数量。

表 ２　 各类单独数字化贫困者的出现频次汇总

类别 物质 脆弱 文盲 懒惰 孤独 抵触 徒劳 赤贫

频次 ２７ ３８ ７１ ５８ ３９ ３６ ７０ 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虑到田野研究所选

地点及深度访谈个案均采用方便抽样，加上质

性研究方法强调概念或变量的类别而非某一类

的绝对数量，汇总的数量不具有代表性和可推

广性，仅用于帮助读者理解每种数字化贫困人

群的情况。 表 ２ 明确表达的含义是，八种典型

的数字化贫困类别在现实中可以找到足够的

证据证明其存在的客观性。 根据汇总的数据，
除上述八种数字化贫困类型独立组成或叠加

组成后的 １１７ 位受访个案为数字化贫困人群

外，其他个案（即所有八个变量均为非零值）为

４７ 位，可构成对照以分析不同社会网络类型对

不同数字化水平的人群尤其是数字化贫困人

群的影响。

２　 社会网络对消减数字化贫困的整体作
用考察

笔者根据表 ２ 数字化贫困典型类别叠加后

的情况，汇总了在所选个案中出现的复合数字化

贫困个体。 集七种数字化贫困现象于一身的个

案（横轴取值为 ７），即数字化赤贫者在样本中最

少，表现出单独数字化贫困特征（横轴取值为 １）
的样本个案出现最多。 这种多与少之间没有绝

对的顺序意义，而是从某个角度启示我们这些不

同类别的数字化贫困特征的多种可能组合方式。
除数字化赤贫外的七种数字化贫困类别叠加而成

的数字化贫困者类型如下所列（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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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复合不同数量的数字化贫困类型的个案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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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深入整理叠加后的数字化贫困者的类

型，得到表 ３ 中所列的所有在样本个案中存在

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的类别。
（１）研究发现一：社会网络对消减数字化赤

贫者的数字化贫困程度没有明显影响。
在本研究中涉及的 ６ 位数字化赤贫个案

中，５ 位来自甘肃天祝县，１ 位来自湖南。 他们

在访谈和其他形式的交流过程中，没有提供任

何有关数字化的证据。 更重要的是，这 ６ 个个案

均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社会网络为其消减数字

化贫困的事例。 从侧面证明分析，在消减数字

化赤贫的任务中，这些人群所处的社会网络具

有高度同质性，“要没有都没有，要贫困都贫困”
的状况发生几率高。

表 ３　 复合数字化贫困者类别汇总

叠加数量 数字化贫困特征叠加结果

７ 数字化赤贫者（６ 人）

６

物质＋脆弱＋文盲＋懒惰＋孤独＋徒劳＝不抵触的近数字化赤贫者（５ 人）
物质＋脆弱＋文盲＋孤独＋徒劳＋抵触＝不懒惰的近数字化赤贫者（１ 人）
物质＋文盲＋懒惰＋孤独＋徒劳＋抵触＝不脆弱的近数字化赤贫者（２ 人）
脆弱＋文盲＋懒惰＋孤独＋徒劳＋抵触＝有物质的近数字化赤贫者（４ 人）

５

物质＋脆弱＋文盲＋懒惰＋徒劳＝不抵触、不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３ 人）
物质＋文盲＋懒惰＋孤独＋徒劳＝不脆弱、不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８ 人）
脆弱＋文盲＋懒惰＋孤独＋徒劳＝有物质、不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４ 人）
脆弱＋文盲＋懒惰＋抵触＋徒劳＝有物质、不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１ 人）
文盲＋懒惰＋抵触＋孤独＋徒劳＝有物质、不脆弱的数字化贫困者（４ 人）

４

物质＋文盲＋孤独＋徒劳＝不脆弱、不懒惰、不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１ 人）
脆弱＋文盲＋懒惰＋孤独＝有物质、不抵触、不徒劳的数字化贫困者（１ 人）
脆弱＋文盲＋懒惰＋徒劳＝有物质、不孤独、不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５ 人）
脆弱＋文盲＋抵触＋徒劳＝有物质、不懒惰、不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１ 人）
文盲＋懒惰＋抵触＋孤独＝有物质、不脆弱、有影响的数字化贫困者（１ 人）
文盲＋懒惰＋孤独＋徒劳＝有物质、不脆弱、不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３ 人）
文盲＋孤独＋抵触＋徒劳＝有物质、不脆弱、不懒惰的数字化贫困者（２ 人）

３

物质贫乏＋文盲＋懒惰的数字化贫困者（１ 人）
脆弱＋文盲＋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３ 人）
脆弱＋文盲＋徒劳无益的数字化贫困者（２ 人）
文盲＋懒惰＋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１ 人）
文盲＋懒惰＋徒劳无益的数字化贫困者（４ 人）
文盲＋孤独＋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１ 人）
文盲＋孤独＋徒劳无益的数字化贫困者（２ 人）
文盲＋抵触＋徒劳无益的数字化贫困者（１ 人）

２
脆弱＋文盲的数字化贫困者（１ 人）、文盲＋懒惰的数字化贫困者（１ 人）
文盲＋徒劳无益的数字化贫困者（２ 人）、懒惰＋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３ 人）
孤独＋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４ 人）、孤独＋徒劳的数字化贫困者（３ 人）

１
脆弱的贫困者（１ 人）、数字化文盲（１ 人）、孤独的贫困者（２０ 人）
抵触的贫困者（８ 人）、徒劳的贫困者（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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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６ 个受访个案的基本特点是都位于少数

民族地区或相对偏远的乡村，女性一般是家庭

妇女，一般不参与社交活动，外出活动也很少，
如甘肃天祝 ＳＭ 村的石姓中年妇女（注：为保护

隐私，隐去真实姓名，下同） 是土家族，家庭主

妇；ＳＭ 村的曾姓妇女也是典型的家庭主妇，湖
南 ＬＹ 镇的杨姓奶奶年纪 ７８ 岁，典型的少数民

族地区的家庭主妇。 或者远离其熟悉的出生地

核心社会网络，在外打工，如甘肃天祝 ＤＴ 村的

哈姓村民在安哥拉建筑工地做电焊工，ＳＭ 村在

新疆打工十五年以上的杨姓妇女，ＫＬ 村的吴姓

男子长期在新疆打工。 他们对社交网络的低参

与度或者疏离现象也能合理地解释其为何处于

数字化赤贫状态。
（２）研究发现二：数字化贫困程度越高，不同

数字化贫困类别在个体身上叠加的越多，数字化

贫困者获得社会网络有效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小。
在本文所涉及的个案中，数字化贫困程度

与数字化贫困类型的叠加数量多少成正比，即
数字化贫困类型叠加数量越多，其数字化贫困

程度越高，消减数字化贫困的难度也就越大。
这是此部分讨论的逻辑出发点。

通过对数字化贫困类别在个体身上的叠加

情况与个体主动寻求社会网络在数字化行为上

的帮助的交叉分析发现，数字化贫困类别叠加

的越多，贫困者主动寻求社会网络支持的频次

就越低。
在七类复合数字化贫困者（数字化赤贫者）

和六类复合数字化贫困者中，即表 ３ 中前两类

１８ 位个案，没有出现一例主动寻求社会网络帮

助其消减数字化贫困的事例，这些个案在甘肃

天祝出现最多，１１ 例，湖南里耶镇 ３ 例，天津 ２
例，安徽和重庆各 １ 例。

在五类复合数字化贫困的 ２０ 位个案中，出
现 ６ 例主动向社会网络寻求数字化帮助的个

案，其中 ５ 例寻求帮助的社交网络类型为强关

系，所涉及的场景分别是：手机使用遇到问题时

求助孩子和媳妇（安徽 ＪＳ 村的王姓男居民），求
助儿子帮忙打电话（天津 ＨＦＸ 村的苑姓女居

民），手机问题求助儿子与丈夫（天津 ＨＦＸ 村的

田姓女居民），视频聊天时寻求邻居女儿（即网

吧网管）帮助（湖南 ＬＹ 镇的杨姓年轻女性），让
孙子查找冠心病药物信息（贵州贵阳的 ＱＹ 镇女

性老年居民）。 另外 １ 例为弱关系，他在手机坏

了时曾找过卖家帮忙。 通过强关系，他们获得

了数字化能力、数字化社会支持、数字化社会影

响在特定情境下的提升。
在四类复合数字化贫困的 １４ 位个案中，出

现 ５ 例主动寻求社会网络的强关系帮助其完成

数字化行为的个案，出现比率略高于上述两种

情况。 这 ５ 例的情境分别是：让孩子教自己使用

第一部手机（安徽 ＭＦ 村金姓男居民）；让孙子

教自己使用手机（安徽 ＭＦ 村汪姓男居民）；让
儿子教自己使用手机（天津 ＨＦＸ 村的李姓妇

女）；请好朋友同村装修店老板帮自己第一次使

用电脑听歌、玩游戏 （天津 ＴＨ 村的周姓男青

年）；请老同学帮忙申请 ＱＱ 号（贵州贵阳 ＱＹ 镇

的佘姓男居民）。 他们分别通过其强关系消减

了当时情境下数字化能力的缺失程度。
在三类复合数字化贫困的 １５ 位个案中，有

６ 例主动寻求强关系的帮助消减特定情境下的

贫困状态，分别是：女儿教父亲使用电脑（重庆

ＹＰ 镇中年男性居民）；邻居帮忙实现与外地孙

女的视频聊天 （ 安徽 ＭＦ 村王姓老年男性居

民）；优先找亲戚解决手机使用中的问题（安徽

ＭＦ 村陈姓男居民）；丈夫帮助使用手机（天津

ＨＦＸ 村的王姓中年妇女）；亲戚提供可供上网

的电脑和场所（甘肃 ＣＫＹ 村马姓中年男子兼百

货店店主、ＫＬ 村师姓男居民）。 强关系帮助他

们消减了特定情境下的数字化物质贫困、数字

化社会支持贫困、数字化能力和努力的缺失。
在两类复合数字化贫困的 １４ 位个案中，有

７ 例主动寻求社会网络帮助的个案，其中 ６ 例寻

求强关系的帮助，情境包括：老教师请办公室的

青年教师同事帮忙打印总结材料（天津 ＨＦＸ 村

的于姓男教师）；结婚时娘家陪嫁电脑（天津 ＴＨ
村的王姓女性居民）；电脑中毒时邻居帮忙把

３６０ 杀毒软件改成金山毒霸并成功杀毒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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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ＴＨ 村的马姓男性居民）；孙子帮忙通过百

度查找灭杀葡萄虫害的成功事例（甘肃 ＣＫＹ 村

韩姓葡萄大棚经营者）；丈夫帮忙实现与女儿的

ＱＱ 视频聊天（湖南 ＬＹ 镇的吴姓女性居民）；儿
子帮忙查找医药信息（湖南 ＬＹ 镇的女性中年居

民）。 另外 １ 例寻求弱关系的帮助，情境是甘肃

ＫＬ 村的唐姓学生与笔者在田野研究认识之后

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过几次寻求专业帮助。 强关

系在这组数字化贫困组合情境中消减了物质贫

困、能力缺失、社会影响不够、社会支持不足等

方面的贫困程度。
在单独类别的数字化贫困的 ３６ 个案中，有

２０ 个受访者提供成功寻求社会网络帮助消减数

字化贫困状况的事例，其中 １２ 例通过强关系，８
例通过弱关系。 他们通过强关系解决的问题

有：邻居小孩帮忙解决手机发信息不畅通（安徽

ＭＦ 村陈姓男居民）；长辈（爸爸、表叔、大伯、婶
婶）提供学龄期青少年第一次玩游戏、听视频、
看电视剧的电脑和空间（天津 ＴＨ 村的王姓男

孩、王姓女孩、李姓男孩、林姓男孩和朱姓男

孩）；朋友商店提供可使用的电脑（甘肃 ＨＤ 村

的闫姓男居民）；九岁儿子去同学家用电脑（重

庆 ＹＰ 镇工厂中年女职工）；向同行推荐手机新

闻报（湖南 ＬＹ 镇的个体户老板）；请朋友帮忙视

频聊天（湖南 ＬＹ 镇医生）；帮朋友安装炒股软件

（重庆市区的罗姓男居民）；表姐夫的同事帮忙

杀毒（天津 ＴＨ 村的赵姓女居民）。 强关系在上

述事例中为求助者消减了物质贫困、能力贫困、
努力缺乏、社会支持不足、社会影响不够等方面

的贫困程度。 出现在本组的弱关系除湖南 ＬＹ 镇

的网吧老板帮助客户开机的事例之外，其他 ７ 例

均是在本人社会网络范围内不能找到有效的强

关系节点，转而寻求电脑、手机或通讯运营商的

售后服务。
从七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与社会网络之间

的关联情况来看，叠加的数字化贫困类型越多，
贫困者寻求社会网络帮助的可能性越小，即使寻

求帮助，也更倾向于强关系。 叠加数字化贫困的

类型越少，向弱关系寻求帮助的可能性越大。

（３）研究发现三：数字化贫困程度越低，数
字化贫困状况叠加越少，数字化贫困者获得社

会网络有效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
与研究发现二中的七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

与社会网络形成鲜明对照的现象是，在 ４７ 位非

数字化贫困者（没有取值为 ０ 的数字化贫困特

征）中，２６ 位个案通过社会网络寻求帮助，其中

１４ 位通过强关系获得数字化帮助，１２ 位通过弱

关系获得帮助。 尽管样本小，但仍有一定的解

释力。 寻求强关系节点帮助的这类人群主要是

在校学生，其次是年轻父母；利用弱关系节点

的人群中，绝大部分面临硬件故障问题，且年

龄在中年以上。 这也证明，数字化行为主体的

年龄与社会网络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相关度；从
上述个案可以观察到，数字化贫困程度强弱与

社会网络的利用水平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

３　 社会网络与不同复合数字化贫困现象
的关系：微观考察

从更微观、细致的角度分析数字化贫困个

案可以发现，社会网络对不同数字化贫困类别

组合而成的复合贫困者的影响有明显差异。
（１）研究发现四：以数字化心理和数字化能

力为基础贫困状态叠加后的非物质数字化贫困

者对强关系的依赖更重。
数字化心理缺失状况下形成的脆弱贫困者

与数字化能力不足影响下的数字化文盲在现实

中被叠加之后，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联关系得

到本研究个案的验证。 排除七类复合数字化贫

困者和六类复合数字化贫困者没有社会网络支

持的个案之后，形成以脆弱与文盲为基础的非

物质数字化贫困者，个案样本有 ２１ 个，其中 １０
位居民个案中提到的事例涉及了强关系，覆盖

到数字化贫困者的妻子、丈夫、儿子、孩子、孙

子、邻居的孩子、好朋友等。 在这组个案中，受
访者均未提到求助弱关系的实例。 强关系在消

减这一类复合数字化贫困者的数字化能力贫困

状态和数字化心理贫困状态时有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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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数字化心理的高度敏感性和隐私性，以
及数字化能力提升的长期性和缓慢速度，社会

网络中的强关系对这类人群消减数字化贫困关

键特征的价值超过弱关系。
（２）研究发现五：以数字化社会支持为基础

贫困状态的数字化双重或单一贫困者对强关系

和弱关系都有一定程度的依赖。
在样本个案中，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单独

出现 ２０ 次，８ 人通过强关系获得有效的社会支

持，主要强关系节点包括长辈，如爸爸、表叔、婶
婶等，同学、同事和朋友。 ６ 人通过弱关系获得

帮助。 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与徒劳无益者叠加

后出现 ３ 位个案，其中 １ 位通过儿子查询医药信

息，对于改变他对数字化影响不足产生的徒劳

无益的感觉有明显作用。 从个案数据来看，数字

化社会支持缺乏的状况下，数字化贫困者显然不

会对社会网络的类型有明显偏好，只要能够为其

提供数字化行为方面有效的工具性和情感性的

社会支持，即可消减其数字化贫困程度。
孤独的贫困与抵触的贫困叠加后形成的双

重贫困者却很难获得强关系甚至是弱关系的支

持。 本研究涉及的 ４ 位个案都来自农村，其中 ３
位是甘肃天祝田野点的受访者，１ 位在重庆农村

长大，在面临缺乏社会支持和社会规范的约束

时，他们呈现出的双重贫困状态属于短期内很

难改变的特征，短暂性的、情境式的社会支持不

足以消减社会规范带来的被动的抵触惯性。
（３）研究发现六：强关系对以徒劳无益为基

础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的消减作用明显。
通过文本编码可以发现，以数字化影响不

足为基础叠加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可以得到强

关系的支持和改变。 在强关系支持的 ４８ 个个案

中，徒劳无益者特征出现在 １７ 位受访者身上，显
著超过它在弱关系支持的 ２２ 个个案中的出现次

数（２ 次）。 与之对照的是孤独贫困特征，在强关

系个案中出现了 ２１ 次，在弱关系个案中出现 ８
次，所以可以认为相较于弱关系，强关系对徒劳

无益者的价值更明显一些。 徒劳无益者之所以

受 ＩＣＴ 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他们和社会网络节

点看不到 ＩＣＴ 对实际生活和工作的积极影响，所
以难免会出现动力不足、悲观、失望的情绪。 强

关系作为与贫困者同质性相对较高的社会关

系，相互之间认同度更高，使用 ＩＣＴ 徒劳无益后

的情绪更愿意分享给强关系，寻求帮助的可能

性因此超过对弱关系的依赖。
（４）研究发现七：弱关系仅在孤独贫困者类

型的数字化贫困群体中起到明显作用，其他类型

的数字化贫困群体中未见到弱关系的显著影响。
在弱关系有价值的 ２２ 位个案中，有 １ 位五

类复合数字化贫困者（重庆 ＹＰ 镇麻将馆老年男

性居民），１ 位脆弱的数字化贫困者，１ 位徒劳无

益者，１ 类孤独和抵触叠加的数字化贫困者，６
位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其他 １３ 位均为非数字

化贫困者。 考虑到样本的局限性，我们暂不完

全考虑数量之间的差异，仅从常识出发理解弱

关系的价值，只有那些缺乏社会支持的数字化

贫困者才会优先考虑向哪怕是不可靠的外部社

会网络如弱关系发出求助申请。 弱关系对其他

类别数字化贫困的影响作用在本研究中不算明

显。 但并不能就此认定弱关系对数字化贫困者

的价值不大。 在田野研究中发现，青树教育基

金会（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在甘肃天

祝投入大量公益资源，作为弱关系，通过天祝一

中延伸到诸多农村学生及其家长身边，对于改

变个案层面的数字化贫困现象具有明显效果。
除上述研究发现之外，数字化努力也能够

得到强关系的影响，在得到社会网络帮助但数

字化努力不够的 １７ 位贫困者中，１６ 位得到强关

系的支持，１ 位获得弱关系的支持。 尽管还有 ３３
位显示出数字化努力不足的个案尚未得到任何

社会网络的支持，但从已获支持的样本来看，积
极影响的可能性大。

从田野研究中能够归纳出，强关系对数字

化心理、数字化能力、数字化努力、数字化社会

支持、数字化影响的改变作用得到了个案的支

持，而弱关系对数字化社会支持的积极影响也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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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数字化物质贫困尽管

在个案求助实例中出现过，但强关系和弱关系

在消减数字化物质实体的缺乏状态时还是临时

性的，所以这二者的影响关系没有得到个案的

充分印证。 数字化社会规范在个案中没有得到

印证，也从侧面证明这个要素是最难改变的。

４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大量田野数据的文本编码，从
个案出发，识别出现实社会中八种数字化贫困

类别特征的存在形态，不仅是单一形态，更多的

时候以复合形态体现在贫困者个体身上，叠加

后的形态让数字化贫困现象更加复杂。 从数字

化贫困的整体和微观两个角度归纳出社会网络

对不同数字化贫困类别特征叠加而成的复合数

字化贫困者的影响。 数字化贫困者叠加的贫困

特征越多，社会网络的价值越受到轻视，反之，
数字化贫困者身上叠加的特征越少，获得社会

网络有效支持的可能性越大。 社会网络对数字

化赤贫者的价值没有得到验证。 在中等程度

（两类叠加到五类叠加）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中

强关系的积极作用明显。 强关系对消减脆弱的

数字化贫困者、数字文盲、懒惰的数字化贫困

者、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和徒劳无益者的贫困

者有价值。 弱关系则仅对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

的价值明显一些，对其他贫困特征的消减作用

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由社会规范导致的抵触的

数字化贫困者与社会网络的关系在研究中没有

得到有效验证，不代表现实中不可行，但还需要

进一步的设计与实践探索。
本研究得到的结论为未来出台更有针对

性、更有效的数字化扶贫政策有直接参考意义。
第一，贫困程度越高、数字化贫困特征叠加越

多，政策设计与实践中越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

素，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不足以独自明显地改

变数字赤贫者的贫困状态。 第二，在消减数字

化能力、数字化心理、数字化努力、数字化社会

支持、数字化影响等要素不足或程度不足的政

策设计中，要充分考虑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

价值，重视社会网络强关系的培育，让数字化贫

困者在适当借助外力的基础上，更多依赖其社

会网络和自身造血功能，完成数字化视野中的

永续脱贫。 第三，在缺乏数字化社会支持的人

群（孤独的贫困者）中，在强化强联系的同时，还
要重视弱联系带来的异质性资源和能力。 第

四，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是否需要扶贫或者脱

贫，需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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